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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新民丛报》中的科学认知①

李益顺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８６）

摘　要：随着西学东渐，近代西方科学成果与科学思想通过大众传媒渐入中国，并获得了一些社会精英的迎合与认同。
他们经过多维度的主观努力与理性思考，提出了各自的思想主张，并促成了一种科学思潮。最具代表性的传媒《新民丛报》

对科学的概念、分类、功效、方法等问题均做了有益的探索，并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在近代中国科学启蒙思想史上占有

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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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变革时期，期刊既是
当时大众传媒中最为重要的媒介之一，也是知识分子群体

参与社会活动与思想争鸣的阵地，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社会

舆情、大众心理与思想文化变迁的概况。１９０２年于横滨创
办的《新民丛报》（下文简称《丛报》），以其发行量之大与

社会影响之深远，成为“戊戌变法后，资产阶级改良派最重

要、最具有代表性的刊物”［１］１４３，因此，以《丛报》为例来进

行文本分析，就能大致把握２０世纪初科学认知演进的脉
络。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多侧重于政治层面，而忽视其另

一重要主题科学启蒙，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语焉不详，这

无疑不利于正确评价《丛报》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

地位与作用①。鉴于此，本文欲以《丛报》为例，对２０世纪
初大众传媒中的科学观念及其影响进行初步探讨。

一
科学概念是整座科学思想大厦的基石，涉及到科学哲

学、科学文化学、科学社会学、科学伦理学等多个学科领

域。在科学发展严重滞后与科学思想尚处萌发状态的近

代中国，要准确把握科学本质是异常困难的。１９世纪末２０

世纪初的中国大众传媒鲜有涉及科学概念。相比自主创

办的《亚泉杂志》《科学世界》等重要科技期刊，《丛报》对

“科学”界说所做的主观努力具有重要的开拓性意义。《丛

报》用科学来指称近代西方科学成果与科学实践，也经历

了一个由格致到科学的认知转换过程。在创刊号上多处

使用“格致新学”、“格物学”、“格致学”来指称近代意义上

的科学，认为“格物学者，在求得众现象之定理而已”［２］。

第２号上出现“宗教之发达于科学（或一科之学者，谓之科

学，如格致诸学是也）”一语，将科学定义为“一科之学”，所

例举的“格致诸学”意指自然科学［３］。但第１０号上又多次

出现了格致与科学的混用，如“格致之学必当以实验为基

础……一切科学，皆以数学为其根实。”［４］格致与科学二词

均指建立在实验与数理逻辑基础之上的现代科学。第１８

号上从广义与狭义上区分科学，狭义上的科学就是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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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关于《新民丛报》科学启蒙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多数为涉及，浅尝辄止，但缺乏专题研究。已发行的学术专著主要有勒文

森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张灏的《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李泽厚的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张朋圆的《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０７年版），冯契
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郑匡民的《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等；已
发表的学术论文有何炳然的《梁启超初办〈新民丛报〉时的宣传特色》（《美洲年鉴》１９７８年）、张瑛的《〈新民丛报〉宣传宗旨辨》（《中州学
刊》１９８４年第６期）、吴乃华的《试析梁启超戊戌变法后的启蒙思想》（《江西社会科学》１９９７年第４期）、周建超的《梁启超与〈新民说〉》
（《江苏社会科学》１９９７年第４期）、陈凤姑的《试论〈新民丛报〉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中的地位》（《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１年
第６期）与《论〈新民丛报〉在中国近代文化界的影响》（《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２年第２期），等等。



格致（即“有形科学”），广义上包括史学、政治学、经济学、

社会学、宗教学、伦理学等“无形科学”［５］。１９０５年还出现
了“普通科学”与“规范科学”概念，并将英语词 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
ｅｎｃｅ译为“自然科学”，“将普通知识、普通理论组织成普通
科学，秩序井然者，谓之学问。自然科学（或名说明的科

学），就各种自然之事实，一一研究之，足以改变思想，为自

然科学。规范的科学，科学合目的的学、方法的学而

一之。”［６］

科学分类问题缘于现实需要，也是科学认知深化的结

果。上古时期中西哲学、天文学、物理学与诸种人事之学

都“由一人而任之”，随即物理科学与形而上学分野，继而

物理科学中又各自分立出新的科学门类。近代以降，西方

社会的“新学科且日出而靡有穷，要之学日益精，而分科亦

日益细”，这样科学分为“普通之学”（即普通科学）与“专

门之学”（即专门科学）两类［７］。研究对象上，科学分为“物

界现象之科学”与“心界现象之科学”两类，前者是研究宇

宙现象所成的系统知识，包括物理、化学、博物学等学科，

后者是研究心理现象所成的系统知识。“物界现象之科

学”是“间接经验之科学”，“心界现象之科学”是“直接经

验之科学”［８］。也反映在学校科学教育课程设置上，震旦

学院的课程设置分文学与科学两科，将 ｓｃｉｅｎｃｅ直译为科
学，其中“科学”科又分为正课与附课，正课包括物理学、化

学与象数学（含算学、代数、八线、图授、重学、天文学），附

课包括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农圃学、卫生学等。其中把

ｎａｔｕｒ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称为物理学，天文学与重学归属于数学，
音乐与体育纳入自然科学，而将心理学（与形而上学统称

性理学）与地理学一起纳入“文学”科的正、附课栏目之

中［９］。介绍加州大学的科学课程设置时将政治、数学、法

律、历史、哲学、教育、东西方语言学、格致、天文、地理、化

学、植物学、动物学、地质学、金石学、机械学、电学、工程学、

矿学、冶金学、绘画学、建筑学、农学、园艺学、昆虫学、水利

学、体操学等“以上所举者，科学也。每科又分数十

种”［１０］。这里的科学显然是广义上的。并将 ｐｈｙｓｉｃｓ（物理
学）译为格致，将 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译为“群学”，是复数形式，
意指由多个学科组成的社会科学，而不同于严复将一般意

义上的社会学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译为“群学”。
《丛报》还涉及到一些具体学科及其分类。首先，确定

心理学是一门“研究意识现象（即心的现象）之科学”，心理

学的种类包括比较心理学（动物心理学）、儿童心理学、民

族心理学、物理心理学（即精神物理学）、病的心理学、生理

的心理学与经验心理学（普通心理学）［１１］。有的却将心理

学划分为普通心理学、特殊心理学、实验心理学与生理的

心理学（精神生理学）四大类，其中特殊心理学又分为比较

心理学、儿童心理学、民族心理学等［８］。其次，肯定地理学

是一门“独立的科学”，与其他科学关系密切，可分为数理

地理学（即天文地理学）、自然地理学（即地文地理学）、政

治地理学（即人文地理）三类［１２］。尽管《丛报》并没有明确

论断医学是科学，但在它所创设的“科学”栏目下却特意刊

发了《论国家医学之性质》一文，而该栏目共设３期，另２
期发了２篇有机化学论文。不难看出，医学是科学应为
《丛报》所认可。构成医学的“要素”包括物理学、化学、动

物学、植物学、解剖学、组织学、胎生学、生理学、生理化学、

病理学、病理解剖学、病理化学、细菌学等自然科学［１３］。并

肯定了教育学的科学地位，１７世纪教育学就成为一独立科
学，从培根与笛卡尔的科学方法到夸美纽斯、卢梭与菲斯

泰诺齐的自然主义，教育的“科学之基础，盖至是始立”，直

到一元心理学改良，“科学的教育”才日臻严密［１４］。教育

学“必凭诸科学之原则，识得诸科学之理想，乃能研究教育

学之理论”，教育学与各科学关系密切（包括与心理学、伦

理学、社会学之间的直接关系，以及与美学、宗教学、犯罪

学之间的间接关系）［１５］。《丛报》认为历史学也是科学，即

“历史科，寻常所谓普通科也，然固为独立之一科学”，有异

于经济学、法学等专门科学［６］。

二

《丛报》对科学的正能量也有过深刻认识，认为科学具

有广泛的实用价值与社会功能，预言科学将成为左右世界

的主要力量之一。自然科学方面，哥白尼的天文学掀起近

代科学革命，“种种格致实学由此而生”，成为“诸种格致学

之鼻祖”；富兰克林电学与瓦特汽机学一出，电报业与机械

制造业兴起，导致“全世界之政治、商务、军事，乃至学问道

德，全然一新”。科学思想史上倡导“格物之说”的培根与

主张“穷理之说”的笛卡尔两派，是科学“近世史之母”［１６］。

社会科学方面分别介绍了孟德斯鸠、卢梭、伯伦知理、亚当

·斯密、马尔萨等人的法学、政治学、经济学、人口学理论

的社会功效。《丛报》还多处论及达尔文进化论，并视之为

近代科学界大革命①，并将进化论庸俗化与工具化，当作解

决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不二法门，认为“所谓天然淘汰、优

胜劣败之理，实普行于一切邦国种族宗教学术人事之中，

无大无小，而一皆为此天演大例之所范围，不优则劣，不存

则亡。”［１７］立宪派与革命派都把它当作理论武器，一味地强

调进化论的工具理性而忽略其本真的科学要义。事实上，

科学理论一旦超出它所适用的范围，人为掺杂一些政治化

因子，就容易被伪科学化。

科学的发展带动技术的革新，而技术革新又促进工业

生产。工业有原料、机器、人力、资本四要素，其中人力最重

要，而人力由科学教育养成，工业盛衰当以科学教育盛衰

为准绳，教育人工之法旨在“但使有物质之知识、理科之思

想”［１８］。科学发现是“新觅得天然物或新考出其物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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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丛报》多处论述达尔文进化论学说所引发的近代思想变革。譬如，认为进化论盛行于世，使得“数千年之历史，进化论之历史；数

万里之世界进化论之世界”（中国之新民．论学术势力左右世界［Ｊ］．新民丛报，１９０２（１）．）。“举数千年之旧思想翻根柢而廓清之，为科学
界、哲学界起大革命者也。”（中国之新民．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Ｊ］．新民丛报，１９０２（１８）．）在介绍“大科学家达尔文之事”时，便称进
化论是“近世科学界之革命”（观云．库雷唉治懒惰病法［Ｊ］．新民丛报，１９０３（３３）．）。



用”，而科学发明则是“将天产物加以新法，则能广其用，而

其法为前人所未知者。如最近发明无线电报之类是

也。”［１９］科学使人类生活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各项科技逐

渐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之中，如通信法完成了现代转

换，“用电气，以最短之时间为最速之传达”，在军政管理上

普遍使用，并成为社会“公共交通之一机关”［２０］。因日俄

战争刺激，《丛报》认识到科学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十九

世纪下半期，科学进步，器械发明，而世界之大势一变”，竞

争中心由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并预言科学将给未来战争

带来全新的变化，如无烟火药、氢气球、无线电信等科学发

明在军事上的广泛应用［２１］。国家兵力有体力、资力与智力

三因素，以科学为基础的智力是“兵事上必要者也，新利器

之发明、兵略战术之进步皆由是而生”，用科学推进新式军

事装备的研究与发明，进而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这一切“皆

由智力而生，然后有军事上之进步”［２２］。现代战争以用科

学武装的“智”为致胜法宝，“有智识者胜，无智识者败”，并

认为科学智识既是“今日世界交通竞争之一大要件也”，更

是“今时代当王之物，而人民之首当注重于此也”［２３］。

《丛报》还强调地理科学的功效。认为地理作为一门

独立的科学，其功能在于“精神的发达”与“物质的实益”，

地理“系于一国之盛衰也，若不知地理学之实益效用，则亦

曷读斯文也可。既读之而尚谓地理学为无味干燥之科学，

则吾必叱斯人曰：‘尔等勿居地球则可以无用视地理

学也。’”［１２］

三
《丛报》认识到科学方法除了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以

外，对大众社会生活同样也具有实效性，“西洋学风，无论

何等事物，皆以科学之法观测之，其研究或无所遗漏。”［２４］

近代科学先驱培根“论讲求科学之方针，以为欲明真理，当

自实验始，不可任意推测，循臆见以武断”［２５］。甚至主张用

科学方法来研究哲学，“专主实验，以科学法谈哲理。”［２６］

在介绍黑格尔哲学时，批判谢林哲学“似自然近理，然无确

实之证据，多不合于规则。其失在无科学。无科学故易流

为狡猾武断。”［２７］

科学方法随科学发展而不断丰富，最基层的科学方

法，是每门具体科学所使用的具体研究方法，具有很强的

专业性。《丛报》以心理学与有机化学为例，心理学的研究

法不同于物理、化学，所研究的对象是人的“内界”（或“心

状”），采用主观法与客观法相结合。主观法是通过研究者

自身的自省自察，记忆与判断，其缺点在于“富有同情心”

而“短于记忆力”；客观法有观察法与实验法两种，“研究心

理学者，不可无精密器械以实验之，尤不可无生理学之知

识及神经系统之知识”，实验法也叫精神物理学法［８］。有

的则认为，心的现象研究法有直接观察法与间接观察法两

种，直接观察法又叫主观的研究法（或反省法），是“反省自

己之意识而研究之”；而间接观察法又称客观的研究法（或

他察法），包括观察法与实验法（或物理的实验法），其中实

验法“最为精密也”［１１］。因“有机化学较之其他科学进步

为迟”，研究方法“无一定，随物质之天性而定”，介绍了提

净（提纯）、定性与定量３种方法，而提纯法又有结晶法、滤
净法（即过滤法）、蒸馏法与升华法［２８］。

由感性知识组成的经验充当科学方法的中间层次，感

性认识来源于观察与实验。真正的科学是从观察开始的，

牛顿、伽利略等都“以强力之望远镜，与天文学所用进步之

器械，发现亿兆无数星群于星云之中，大于吾等太阳者甚

多，大于吾等太阳系者又甚多”［２９］。要透过现象看本原得

借助于推理与实验，“非复视听考察两作用所得实验，唯恃

推理力以窥测之而已”，“检点所序列之事物，自一理进入

他理，自一例进入他例，如是达于极致之处。”［３０］“凡治格

致学者，必据不可避之理，乃能实验，反是则实验无从施

也。”［３１］而“不可避之理”是一个自洽的公理体系，是进行

科学推理的前提与依据。《丛报》介绍了亚里士多德的演

绎法与培根的归纳法，用归纳法中的类同法与差异法来论

证不能立宪之原因［３２］。科学研究路径一般要经过自由猜

想（即科学假说），“欲求得一现象之原因，不可不先悬一推

测之说于胸中，而自审曰：‘此原因果如我之所推测，则必

当有某种现象起焉。’若其象果屡起而不误，则我之所推测

者是也。若其不相应，则更立他之推测以求之。”［２］但假说

是具有科学性的猜测性判断，有待于实验证明，因为科学

是从实验中产生并以清晰的实验结束。《丛报》先后两次

提到“希卜梯西”（即英语词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的音译，意为假设或
假定），并分别注明“假定是名而后实证、学问上多有须用

此者”与“学问上一种假定之名”①。而笛卡尔所倡导的科

学方法有剖析、综合与计数三种，而“其方法甚简易而甚详

尽，而持论尤精者，实在综合之法”［３３］。１９世纪科学界与
科学研究趋向于“历史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与“社会的 ｓｏｃｉａｌ”，各
种科学虽奥赜但应用尚觉不足，比较、归纳与应用是当时

学术界研究“学问之特长”［３４］。

简而言之，《丛报》的科学思想内容上具有广泛性，涉

及到科学本质、科学分类、科学功能、科学方法等一系列重

要问题。但《丛报》正因存有多种硬伤而导致肤浅谫陋，甚

至间有缪误，缺乏科学思想所应该具备的系统性与准确

性。譬如，作者群以文人学士为主（如梁启超、梁启勋、马

君武、蒋智由、钱基博等），对肇始于近代西方的科学与科

学思潮缺乏了解，科学素养较低，未经科学训练就采取拿

来主义，边学边用，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但瑕不掩瑜，

《丛报》就是近代中国的普罗米修斯，四处散播科学火种，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开启了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先河。学理

上，片面地将近代中国的科学启蒙归功于新文化运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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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次是介绍英国著名科学家华赖斯的天文学理论，提出“宇宙为一大灵，个体之灵，自大灵中来而复归于大灵”的假说（观云．天文
学新论［Ｊ］．新民丛报，１９０３（３４）．）。一次是论述佛教生死轮回说，考求“生死之一大事”时对于“可解则必求其解释之”，而对“不可解则必
立种种之希卜梯西以解释之，必得一解释焉，而后此心方能安者也”（观云．佛教之无我轮回论［Ｊ］．新民丛报，１９０５（７０）．）。



忽略此前诸如《新民丛报》之类的大众传媒的功用，显然是

有悖于历史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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